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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天空
（外一首）

□张世洪

四月的天空
明净，旷达，辽远
候鸟的翅膀划过天幕
像纤细的手指
轻轻拂过玉帛

四月的天空
像一个倒扣的玉碗
太阳点缀穹顶
光芒携着母亲的恩宠
慈爱的风吹来
我们的心若桃花开

在四月的天空下
走着脱胎换骨的新人
剪掉沾满愁绪的头发
换下饱经风霜的冬衣
我们去追寻诗与远方
踏着青青碧草
和着啁啾鸟鸣
在春风里醒来
在花香里醉去

四月的天空
是用来仰望的
在最低处也会看到
悠悠白云和朗朗日光
如果伤痛还在
就用今晚的春雨
泡一壶昨夜的星辰
这杯人间四月茶
能治愈所有的悲怆

泡桐花开

泡桐花愈来愈娇艳
传说中的凤凰
此刻就栖息在繁花间

树下的姑娘
明眸善睐，柔情似水
春风揉皱心湖涟漪

淡紫的喇叭花
吹响十里八村
折射着幸福之光

四季的雨中，唯春雨最让人爱。
夏天的雨过于暴躁，动辄就疾风

骤雨，常常让江河泛滥，秋天的雨
呢，似闺中怨妇，眼泪总是绵绵不
断，秋风秋雨愁煞人，而冬天的雨过
于凄冷，让人有刺骨的寒意。只有春
雨，是正值二八芳龄的姑娘，文文静
静，悄悄地来，悄悄地去，让人怎么
看都看不够，怎么爱都爱不够。

但城里人和农人对春雨的喜爱不
同，城里人顶多打上伞，迈步去公
园，欣赏雨中景物，吟上几句唐诗宋
词，最后再来上一句：“啊，真美
啊！”农人不打伞，一路淋着雨，兴
冲冲地到麦田里去——打伞干什么？
那是对雨的亵渎，毛毛细雨，不伤
人。到了田里，他会蹲下身来，看着
雨中的庄稼，就像久渴的自己突然喝
上了水，咧着嘴笑起来。

在农人眼里，“春雨贵如油”
呢。想一想，炒菜的油多珍贵啊，但
这春雨比油还珍贵。因为，“春得一
犁雨，秋收万担粮。”“春雨满街流，

收麦累死牛。”
倘若在春雨中去田野，你就会真

切地感受到，为什么农人这么喜爱春
雨了。别打伞，把自己融在田野的雨
中，蹲下身去，闭上眼睛，用心感
受，你会从雨声中分辨出一株草的嫩
芽一下子拱出地面的声音，分辨出一
株麦苗奋力拔节的声音。然后，你睁
开眼看去，一片细嫩的新绿浮在雨
中，远看清晰，近看却朦胧，真的是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

对还在蛰伏的青蛙来说，春雨是
敲门声，一下，又一下，持续地敲打
洞门，实在不行，再来上一两声春
雷，终于把青蛙从沉睡中叫醒了。青
蛙跃出泥洞，在雨中伸个快乐的懒
腰，一下子跳进溪水中去，溅起一圈
水花。

雨中的溪边，风景美。溪边常会
有桃树，一树粉红的桃花，把溪水都
映红了。桃树下，往往会有人钓鱼，
泰然而坐，没有青箬笠，也没有绿蓑

衣，顶多戴个草帽，怕什么呢，斜风
细雨不须归。此刻，钓的不是鱼，是
雨，是雨中一颗宁静的心。

有孩子连草帽也不戴，听到母亲
在远处呼唤也不应声，守在溪边看人
钓鱼，或者下水摸鱼，或者折了柳
枝，做成柳笛，呜啊呜啊地吹，自得
其乐。

也有勤劳的农人，依旧赶着黄牛
犁田。鞭声清脆，牛叫哞哞。毛毛细
雨，点缀了这幅牛耕图，增添了一份
别样的画意。农人身后，新耕的泥土
翻卷着，如大海一排又一排滚涌而来
的波浪，泛着清新的气息。

乡村春夜的雨，更美。夜静雨潇
潇，有夫妇二人，对坐喝酒，一盘白
天从田边采来的野菜，一盘花生米，
慢慢地酌，轻轻地说，说的都是些白
天没时间说的话——不急，夜长着
呢。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落，此刻
两人听到的，是希望在雨中蓬勃萌发
的声音，是满世界春暖花开的声音。

二兵将我拉入初中同学群时，我有
种回到故乡的亲切感。自从上大学离开
家乡，这些年一直在外地漂。国企混
过，媒体待过，后辞职，商海里挣扎，
各种心酸，不足为外人道。

说是同学群，其实是年级群，里面
很多同学不认识，二兵是管理员，在里
面很活跃。二兵，当年学霸，上学时知
名度较高，在事业单位谋职，工作清
闲，有大把时间聊天。我上学时学习吊
儿郎当，因美术特长才考上高中，读了
大学。

我上面两个姐姐，那时家庭经济条
件差，我冬天穿着姐姐替换下的花棉
袄。一天，课间和一位同学打闹，被撕
烂了褂子，露出了花棉袄，除收获了一
校园笑声，还得到一个绰号“花姑娘”。
但没多久，这个绰号又被“癞蛤蟆”替
代了。

那时我喜欢班里一位长辫子女生，
悄悄写了一张纸条塞她抽屉里，还在上
面画了山画了水，画了一男一女手拉
手。没想到长辫子打开纸条便猜到是
我，恶狠狠地把纸条扔给我，说，癞蛤
蟆想吃天鹅肉！

其实，我挺感激她的，因为“癞蛤
蟆”比“花姑娘”让我听着舒服多了。

群里很多人吆喝着要同学聚会，二

兵要我一定回去参加，顺便我俩好好叙
叙旧。我当然得去，我得去看看当年的
长辫子天鹅长成啥模样了。

人在外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
是对自己的现状想咋吹咋吹，加上二兵
在一旁添枝加叶，我已是成功人士附
体。同学们推杯换盏，我喝得有点高
了，虽然天鹅没去，但当初喊我“花姑
娘”的人却都在场。当组织者猴三开始
挨个收聚餐费时，我一把把他拉到一
旁，说，我出五千元。

猴三低声拒绝了：“同学聚会 AA
制，每人收费200元，你有钱也用不着多
出，因为大家几十年未见了，都变化很
大。更不能以貌取人，别看有人不吱
声，打扮朴素，骑着自行车来的，但保
不齐人家是真大款呢。你若有钱，可以
单请同学一次。”

猴三这家伙上学时喊我“花姑娘”
最欢实，长辫子骂我“癞蛤蟆”，数他一
旁笑得最猥琐。但他这几句话说得挺有
人情味儿，不以貌取人，眼光没有世俗
化。

我和猴三互搂着肩膀回到餐桌，我
高举起酒杯，对众同学说：“我家就住在
省城火车站旁，谁有事去省城，一定第
一时间告诉我，我肯定尽地主之谊招待
大家。”我这是酒话也是心里话。

但我万万没想到同学聚会后，我这
句话的威力有多大。那次同学聚会，认
识的不认识的，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因
一次聚会加深了印象。我家在火车站
旁，省城的几家大医院都离我家不远，
同学家里有病号都联系我找医院找医
生。这个忙肯定得帮。但没想一发不可
收拾，联系好了医院，还得帮着护理，
看病人的礼金还得奉上，有时还需要让
妻子帮着做病号饭送到医院来。若是遇
到有老人家病死在医院的，还得帮着料
理后事。

一个两个同学来找，我还可以应
付，但同学传同学，同学家的七姑八大
姨都来找，可真让我承受不起。再加上
那些孩子来省城上大学的，来省城找工
作的，都和我不见外，我家成了众同学
在省城的“办事处”了。

为此妻子和我吵架，嫌我聚会吹牛
臭显摆，闹得大家以为我神通广大，来
省城都奔我而来。

那天我见群里又有同学喊着聚会，
看着群成员越来越多，我决定退出同学
群。便和二兵商量，让他故意在群里和
我抬杠，然后我假装生气退群。

退群之后，我换掉了手机号码，只
和几位往日关系好的老同学有来往，日
子渐渐恢复了常态。

沾衣欲湿杏花雨沾衣欲湿杏花雨
□曹春雷

“吹牛”引起的退群风波
□肖春荣


